
天狗



天  狗

黑  氏

一

黑氏的年龄比丈夫大,黑氏把什么都干了,喂猪,揽羊,上青崖

头上砍柴火。一到晚上,小男人就缠她。男人是个小猴猴,看了许

多书,学着许多新方法来折磨,她又气又恨,一肚子可以把他弹下

炕去;“你是我的地!”小男人却说,他愿意怎么犁都可以。夜黑漆

漆的,点点星辰,寒冷从窗棂里透进来。小男人压迫着她,口里却

叫着别人的名字,黑氏知道那是些村里鲜嫩的女子,泪水潸然满

面。等丈夫滚在一边大病一场地睡着去了,她哽咽出声,嗟啜不

已。

这边厢房一动静,那边厢房就发恨声,公公骂道:“长声短叹地

发什么贱气,好吃好喝得肚子鼓胀睡不着吗?”公公的脾气越来越

暴躁,黑氏就不敢再出声,听得还在骂了一句:“在娘家吃什么了,

穿什么了,跌到福窝里了还不顺心?!”劈里啪啦拨算盘。公公是镇

上的信贷员,算盘上的功夫深,双手打得“狮子滚绣球”。这两年日

胜一日富起来,家人就给她难看脸色,恶色败气,批点她的面粗,手

脚肥胖,丑。黑氏是知足人,深山的娘家穷,茶饭是比以前好。哥

哥的脸色黄蜡蜡的,十天半月来镇上赶集,拿些山货到这家,吃一

顿饭要走了,总说:“我妹子有福!”她心里苦苦的。好哥哥,吃得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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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就有福? 这话却倒不到人面前去,只是越发伏低伏小。私下里

盼着养个儿来,有个贴己,送子娘娘却偏不光顾。如此睁着大的眼

睛在黑暗里思想,窗外就没了星星,淅淅沥沥落起雨来,倒熬煎这

雨一下,坡上的红苕蔓子就要沿蔓生根,得去再一次翻锄了。

这当儿,院门很响地被人拍了一下,接着是门环“哐哐哐”三声

摇动。那边厢房的公公立即应声:“来了,来了!”趿了鞋出去开门。

是一个男人的声音,压声问:“又和谁喝酒?”公公说:“没外人,专等

着你呢。”俩人就骂了一阵天雨,进屋到那边厢房了,叽叽咕咕,鬼

念经般说话。

婆婆已经起来了,拿那杆竹管烟袋敲打她的厢房门框,叫:

“黑,起来! 你爹和客人要喝酒,你下厨炒几个菜去。你装什么呀,

睡得这么深沉!”

家里时常来人,黑氏已经习惯了,她不解的是客人常要半夜里

来,有时扛来好多东西,用木箱和麻袋装着,公公不让任何人动,她

也就装个猫儿狗儿,不言语。厨房里炒得一盘鸡蛋,一碟变蛋,一

碟臭豆腐,一碗熏肉。一箕盘端了进公公房里,瞧见客人是个极风

流的人,正将桌上一沓钱推给公公说:“这些是你的,怎么样,只

要……”公公用脚在桌下踏了客人的脚,抹下头上的帽子,随便一

放,钱票盖住了。黑氏乖觉,全装混沌,怯怯地看着客人说:“黑漆

半夜的,没好菜的。”客人便大胆地看她,看得生怪;黑氏慌得用手

抚扣子,害怕扣子扣错了,惹人耻笑。

公公便说:“睡去吧,你还呆在这里干啥?”

黑氏放赦一般回来,坐在炕上了,小男人已经转醒,悄声问:

“谁来了,是马乡长吗?”黑氏说:“马乡长鼻子大,这个人气派呢。”

小男人说:“这是东村姓王的,他跑运输发了大财了,有了钱讨了个

县城女子,嫩面得能弹出水!”黑氏黯然无语。小男人又说:“他发

了财了,敢不到咱家来,爹又落一笔钱了!”黑氏说:“人家跑运输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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爹落的什么钱?”小男人说:“爹入股呀!”黑氏一直对这家人疑惑,

就再问:“爹哪有钱入股?”小男人黑暗里眼里放光,说:“你以为你

嫁给我平凡吗,我爹虽不是什么领导,我爹却是和什么打交道的?

你丑人倒有丑福!”黑氏说:“我不稀罕那么多钱,当初嫁你,你也是

没钱的光棍!”小男人说:“我知道你害怕我家发财哩,怕你越来越

不配我哩!”黑氏咬了嘴唇,听那边厢房公公劝客人酒,喝得已经晕

头。有盘子翻跌桌下,发着破裂的声响。小男人说:“怎的不说

话?”黑氏说:“我不是为我想,我是为你想的,钱来路不明,多了会

瞎人的。”小男人说:“哟,你那么清高,结婚时你娘怎的要我出个棺

材钱? 隔壁的钱来路明,你跟他过活去?!”

黑氏拉过被子连身子带头裹严睡倒了。

眼睛闭着,心却睡不着,一股黑血在肚里翻腾。恨娘家人穷,

不能门当户对,又恨小男人家有了钱,口大气粗……直挨到鸡叫三

遍,    又起来,得给猪熬食了。雨还在落着,院子里水汪汪

一片白亮。忽见得隔壁那家院子上空红光一片,甚是吃惊,爬上院

墙头的梯子看时,隔壁人家台阶上生着一堆篝火,一个人蹲在旁

边,将一条新制的扁担一头支在门槛下,一头伸过火上,双手趁趁

地往下压。八尺余长的桑木扁担就两头翘,翘得一张弓。黑氏便

叫:“木犊,起得早? 难得落了雨,也不蒙头睡个懒觉!”

木犊回过头来,倒是吓了一跳,火光映在脸上,红堂堂的像酱

了猪血,瞧见是黑氏,笑,拉拉响。

黑氏又说:“一条扁担,还那么伺候?”

木犊说:“不收拾软和,它砍肩哩!”

黑氏说:“反正它是压人的,你也要去南山担龙须草吗?”

木犊说:“南院秃子,三天一来回,赚得三块多钱的,我比他有

力气。”

黑氏说:“人家都出去跑大生意,千儿八百地挣哩……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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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犊说:“咱没车,就是有车,没恁个本事的。”

黑氏在墙头上长长叹了一口气。黑氏可怜这木犊,家底缺乏,

人又笨拙,和一个老爹过活,三十二三了,还娶不下个女人做针线,

裤子破了,白线黑线揪疙瘩缭。本要说句“你哪有秃子灵活,担龙

须草走山路,瓷脚笨手的可要小心”,话到口边又咽了。待要走下

梯子,木犊却叫:“黑,给你个热的!”手就在火堆里刨,刨出个黑糊

糊的东西,两手那么倒着,大声吸溜,跑过墙根处了,踮脚尖往上

递。黑氏看着是颗拳头大的洋芋。

黑氏说:“我不吃,还没洗脸哩!”下了一节梯子。下去了,又上

来,见木犊又换了一只手,还在努力往上递,黑黑的肚皮露在外边。

她伸手接住了,烫得如火炭,掰开,黎明里白花花两半,蹿一股热

气,她咬了一口。

木犊问:“面不面?”满足地想笑,又 拉一下。

黑氏已经走下梯子,头上让雨淋湿了 ,滴滴答答顺着头发往下

流水。

二

到了冬天,木犊担折了两条扁担,肩头上隆了很大的肉包,指

甲掐也不觉生痛,家里却并没见有大变样,顾住了油盐酱醋,和爹

新做了一身棉衣,光景不宽展也不太寒碜。十一月初六,出了个大

红日头,父子俩新做了一条更长的扁担,在火上烤了,用瓷片刮磨,

一遍又一遍上了豆油,能照出蓬头和垢脸。中午时分,于院中设了

香案,将那扁担两头挂红横放案上,木犊跪倒在尘埃里磕头作揖,

敬扁担神。木犊感念扁担使他家有了零用碎钱,他不再去担龙须

草了,趁天寒地冷,去更深远的山里担木炭。祀奠之后,老爹将一

口袋干粮缚在扁担头上,别六双草鞋在木犊的后腰带,送儿子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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门。木犊反身退至院门口,转正身,齐足立于门内,叩齿三十六通,

以右手大拇指在地上先画四纵,后画五横,毕,咒曰:“四纵五横吾

今出行禹王卫道蚩尤避兵盗贼不得起虎狼不侵行远归乡故当吾者

死背吾者亡急急急如九天玄女律令。”咒毕,再不反顾,大步而去。

老爹望儿走远,捡一土块压在四纵五横上,倚在门上,热泪肆涌,遂

听得隔壁院子里劈劈啪啪一阵鞭炮轰响。

黑氏一家是要搬迁了。

腊月里,信贷员又入了一股到镇上一家蘑菇厂,天晓得这厂子

那么大的本钱,买了许多菌种,盖了许多作坊,培育成功,收入成倍

成倍往上翻,他家就得了流水一般的钱路,便也就卖了旧屋,在镇

上盖了一院房,一砖到顶,堂皇得似了爷庙。这家暴发,村人皆目

瞪口呆,黑氏也惊魂落魄。好多人来帮忙搬家,黑氏把从娘家带来

的一块石枕也放到拉车上,小男人将它撂了。

黑氏说:“这是我的枕头。”

小男人说:“到镇上住呀,你还学那野人?”

黑氏说:“我从小枕惯了,不枕,脑壳烧得疼哩!”

小男人骂道:“贱命!”还是把石枕撂了。

黑氏怔怔地立了一会儿,旁边的人都看她,她没有顶撞丈夫,

也不哭,后来抱了石枕,油污污的,过来给了木犊爹。

她说:“伯,我们要走了,这块石枕给你留下,它是天星落下来

的,我爷枕了一辈子,我爹枕,出嫁时娘陪给我。它好生凉,枕上从

不害眼哩。”

从此黑氏住在镇上,她更忙累了,要做了家里老少吃的喝的,

鸡、猪、狗、猫她要经管,地里的活也全是她,且公婆讲究起体面,日

日强调屋里院外一星灰尘不要,一根麦秸不留,她睡得比以前更少

了。小男人老嫌她多吃,要求不能再胖,人一瘦脸更黑,又骂她是

黑豆皮。年终家里买给她一双鞋,人造革的,皮货,逢集便要她穿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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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氏脚肥,塞进去疼得难受,从集上回来,鞋脱到一边去就噙着眼

泪哭。她知道小男人不是疼她,是嫌她丑,但娘生她丑样,也不是

一双皮鞋能改变的! 小男人就打她,用刀子吓唬她。打她打得太

过分了,她一下子发了凶,反身一抱,小男人就脚手并作地端在怀

里,丢粪筐一样丢在炕上。她说:“我是让你试试我的力气哩!”

这消息被外人得知,全都扯笑,黑氏在地里干活了,有人就问:

“黑,又教训你男人了吗?”黑氏缄口不答。那人就又问:“黑,你怎

的不穿皮鞋了? 你们家那么富,你怎不向你公公要一个手表戴

戴!”

这话说得多了,黑氏也嘀咕:怎的这家这般有钱,村里镇上做

生意的人家多,也不见钱这么来得容易? 夜里小男人回来,她问根

底,小男人说:“这话我也听得多了,人都在发忌恨哩! 外边再有人

问你,你就说:政策允许哩,怎么着?!”

黑氏越发奇怪的,夜里总有客来,和公公在卧房里说话,她一

进去,那话就住了。白日里,却总是请乡上的干部来吃酒,乡长一

次吃醉了,指着公公鼻子说:“你他娘的,活得倒比我乡长强,管一

个信用社,什么都有了! 我可告诉你呀,有人联名写信说你在贷款

上有手脚!”公公登时脸面煞白,忙扶乡长睡在他的炕上,供喝茶喝

醋,结果吐得满炕皆是。不久,突然镇上有了风声,说是公公提出

赞助办学,要拿出三万元扩建镇上小学。黑氏着实惊骇,公公能拿

出这么多钱! 这些钱平日放在哪里,家底拢共有多少? 又不久,县

上就来了人,召集了镇村大会,公公站在会台上,披红戴花,满面红

光。从此,一面红底黄字的大锦旗就挂在了中堂,院门敞开,过路

人老远便瞧见一片红堂堂。再不久,学校焕然一新,公公做了名誉

校长,小男人破例做了教师,教授体育,日日率领学生打篮球,快活

得如做了神仙。

黑氏不明白公公那么吝啬的人竟又那么大方,黑氏现在是明

6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
天  狗

白了。小男人夜里折磨她,说她现在不是农民的婆娘了,是公家干

部的夫人。黑氏不知道干部的好处,她受的是更粗野的罪,不许点

灯,他叫她是镇上最俏的一个女子的名字,要求叫一声,让她应一

声。她气愤不过:“她是她,我是我,你有本事寻她去!”

此话不幸言中,丈夫果然夜里不回来了。一日不回,两日不

回,黑氏到学校去,丈夫的房里有一个女人。女人是镇上最俏的,

小男人说,我们在谈学习哩。黑氏心下想:或许真是学习,那咱就

无趣了。临走说:“你几夜不回了,这房子潮,晚上得买些炭烘烘。”

小男人一月两月不来缠她,她轻省了许多,夜里能睡囫囵觉,

后来却感到了空落。小男人不是省油的灯,身子一日不济一日消

瘦,她心上又犯了疑,去学校看时,人家又在学习哩,她没证没据

的,闷闷地又转回来。

学校里有一个校工,是很远的西川人,给教师白日做一顿饭,

夜里教师全回家了(这学校教师都是民办教师),他看守门户。黑

暗里拿凳子坐在门口,一边明灭抽烟,一边放最大音量听一台收音

机。黑氏到学校去,与这校工认识了,知道他叫来顺,眉心有一颗

痣,人长得又老实又乖觉,却穷得可怜,脚上老是一双黄胶鞋,走动

咕咕响,像是灌了水。

黑氏一来,来顺就叫,同时将屁股下的小矮凳让出来,让她听

收音机里的女人唱。

黑氏说:“来顺,你那么会过日子,挣国家的钱,脚上老穿那黄

胶鞋,你不嫌烧吗?”

来顺就把脚收了,老实得如一只猫,说:“我何不想穿得体面,

月挣二十八块钱,我爷八十了,老得糊糊涂涂,我娘又是病身子,三

个妹妹都在上学……我能像你男人那么有福?”

黑氏说:“你还有个爷?”下边话没有说出,意思是:上头三个老

人,光三副棺材就够半辈还不清账了! 就又问,“来顺,你女人身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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还好?”

来顺说:“我哪儿有女人,前年订了一个,人家又退了,跟了个

万元户的跛子儿子,我一气才到这里干了校工。”

黑氏为他叹了一口气。

三天后,黑氏从箱底取出一双布鞋来,拿给来顺穿。来顺以为

是趣话,夸了一通针脚好,却是不敢收。黑氏说:“来顺你好争气!

嫌这面料不是灯芯绒吗? 这可是新的,做给我那一口人,他穿了一

天又去穿皮鞋了。你试试,合脚不?”来顺端盆水洗了脚,脚又长又

厚,穿进去好夹。黑氏笑了一回,说用剪子铰开一点鞋口,将就穿

几日是几日吧。来顺口里应着,却并未去铰,干完活了,就穿了新

鞋,扭秧歌似的走。

小男人知道黑氏给了来顺鞋,并不恼,说:“来顺薄命,三十多

了还是个童身子!”黑氏说:“没婆娘了想婆娘,有婆娘了一月两月

不回来!”小男人说:“你给他送鞋,你也给他个稀罕东西去!”黑氏

说:“放你娘的屁!”塞给他个冷枕头。小男人却认真说:“我说的是

真话,咱谁也不管谁。”黑氏问:“你这啥意思,让我给你放缰绳吗?

我问你,你在学校玩着打球,和那些女的有多少习要学?”两人捣起

嘴来,小男人就动了手,他力气不行,手脚却利索,一拳戳在黑氏肚

上,自个翻身却往学校睡去了。公公婆婆又一顿臭骂,气得黑氏一

夜未合眼,天明起来眼圈都乌黑。她有心去学校闹一场,一到校门

口,心却软了:小男人这不好那不好,毕竟现在是教师了,闹开来也

太丢人。来顺见是她,热情招呼,问她眼圈怎的黑了,她泪水婆娑,

拉来顺到没人处,说:“来顺,你是实诚人,你不要哄我,我那口子在

这里可本分?”来顺吓了一跳,半天没有做声。黑氏问得紧了,说:

“这我不知道啊,这事要捉双,我怎能七说八道? 他这等人物,光头

整脸的,他还能作孽胡来?”黑氏想了想,也不再问:“你黑白在学

校,你替我留神他。这事天知地知你知我知,不要对外人提起,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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倒笑我没能耐。”来顺点头,看着她走了,发了许多感慨。

一日,吃罢晚饭,黑氏到河里去担水,河沿上蹲着来顺洗衣服。

来顺似乎要对她说什么,欲言又止,黑氏狐疑,说:“你有事在瞒

我?”来顺越发尴尬,口里含糊不知所云。黑氏就说:“常言道,人只

可皮相,不能骨相。你也是这般角色!”来顺就放沉了脑袋,说了小

男人如何如何长久同镇上一女人私通,那女的又翻了脸,新近又与

乡长的小女子撮在一处,今日夜里,那女子又去学校了,也不避他,

先是房里亮着灯,后来灯也灭了,如此云云。黑氏听罢,身子闪了

几闪有些不稳。来顺说:“这话我万不该对你说,可不说良心上又

过不去……你不要生气,他反正是你的人,那女的她爹就是乡长,

她也不能明打明……”黑氏没说一句话,挑了水回去了。

黑氏挑水到村口,一丢担子把水倒了,坐下来呜呜地哭,她料

到小男人会走这一步,但真真正正知道这事了,却感到是如此突

然,受不了打击! 当下只身跑到学校去,来顺还没有回来,校内一

片漆黑,她却有些害怕了。这事是天下丑事,冷不丁破门进去,那

女的也是没结婚的货,再色胆包天,也是有脸面的,弄不好上吊投

河,那也是出性命的祸事! 黑氏想,罢了,罢了,只要截散他俩,男

的怯胆,女的羞愧,囫囵自己一对夫妻罢了。就立在院子喊小男人

的名字,小男人应了声,说他睡了,有事明日说。她说:“爹让我给

你说件要紧事,你快起来,我先到茅房去一下!”她是让那女子趁机

出门逃去,就故意放重脚步,真的到后院厕所去。

返回来,小男人的房子亮了灯。她进去,被子并没有叠,丈夫

坐在床上吸烟,屋里燃着一炷香,香香的。小男人说:“什么事,等

不到天明?”口气冷淡。黑氏说:“这地方我来不得吗? 你多时不回

去,这夫不夫妻不妻的……”小男人便说:“就说这些? 说完了回去

吧!”黑氏站起来要走,却听见柜子后有些微响动,低头看时,柜下

有着一双脚,小小巧巧的。她无声地哼笑一下,又稳稳地坐下,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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勾勾看起丈夫说:“我今日就不走了,我要你给我倒一杯水来。”小

男人已经发觉她的用意了,脸上有了慌张,倒一杯水放在她面前。

黑氏再说:“再倒一杯水。”又一杯倒上了。她平平静静地说:“来

吧,喝口水吧,喝口热水不会伤了身子的。”柜子后旋闪出一个女

子,粉红内衣,鬓发蓬松,一脸狐妖。黑氏看了,心下也惊叹:这骚

货也真艳乍! 那女子脸并不红,在床沿坐了,仰眼盯房上顶棚,全

无羞愧之色。黑氏倒大惊,有这等厚脸的! 气血登时上脸,平静了

半日,还是说:“我不打你们,也不骂你们,我是求你们,别使这个家

活活拆散,事情闹大了,与我不好,与谁也不会好。去吧,喝了这水

去吧。”那女子穿好衣服走出去了,从门口又转回来,带走了桌上的

香脂盒。黑氏忽地嘴唇抖动,脸色无血,从凳子上跌下来,不省人

事。

之后,小男人并不收敛,依旧同那女子如漆如胶,做出龌龊肮

脏之事。黑氏倒后悔那夜自己的宽容,和小男人打闹过几次。小

男人仗着爹的财力,乡长的权力,倒越发一意肆行,苦得黑氏常找

着来顺哭诉,来顺也陪她掉两颗三颗热烫眼泪。

一日,逢集,天寒地冻,黑氏瑟瑟地在市场买炭。偏巧遇着木

犊,木犊身脸乌黑,形如饿鬼,见黑氏却惊道:“黑,你病了,瘦得这

样?”黑氏想起墙头送洋芋之事,肠肚皆软,不觉欷 不已。木犊是

善心人,当下也吸溜鼻子问道:“是不是你那口人欺辱你? 村里人

都在说……”如此这般问了情况,黑氏就哭得泪人一样,木犊劝了

半日才止。

下半晌,木犊寻着来顺,将来顺骂了个狗血淋头,说是不该把

事情告诉黑氏! 来顺好委屈,说不告诉黑氏,他良心上不得下去。

木犊说:“那起什么作用,信贷员的儿子是那路坯子,狗忘不了吃

屎,你让黑知道了,只能让她人不人鬼不鬼! 如今瘦成那个样子,

你就良心安妥了?”噎得来顺无言以对。两个男人苦了半天,不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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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何解救黑氏,木犊就骂信贷员父子钱瞎了眼也瞎了心,偏偏乡长

树他们是好的,这信贷员暗中又给乡长使了多少黑钱! 到底来顺

脑子快,说:“锅底里抽柴火,咱收拾那女子去! 那女子没了脸面再

到学校,黑的男人就或许会安生!”当夜俩人蒙了脸面,来顺放哨,

木犊伏在路边,见那女子往学校去,木犊虎扑上去,擂拳便揪,末了

五指在那嫩脸上抓出血道,骂:“你既不要脸,就抓了你这皮!”

乡长的女子被打,只有小男人和这女子明白为何被打,对人却

无法说出,只告爹有人夜半拦路行奸。乡长责令乡派出所破案,这

女子提供罪犯说话声像木犊,把木犊抓去,木犊供言不讳,却说了

原委。派出所没有呈报县公安局,但也未放了他,以乡长旨意罚他

十五天拘留。

三

但是,小男人却极快与黑氏离了婚;重结二婚,小男人娶的是

乡长的女子。

黑氏离开了暴发户,并不远走高飞,她变得刚强起来,拒不要

原夫家的一椽一瓦,回到村里,借居在早先生产队一间牛棚里。娘

家的哥闻风赶来,叫一声“妹子!”泪水涟涟。黑氏说:“你哭啥哩,

你妹子做了什么丢人事体?!”哥不哭了。又埋怨妹子逢着好光景

不过,落到这步田地,要领她回到娘家去。黑氏说:“我偏不走,我

看着这家人能唱什么好戏!”

白日里精心伺候分得的一亩田地,样样都行,不比任何男人差

半分。夜里自个烧锅做饭,用一把扫帚磨扫了路边枯草末末,将炕

煨得烫热,躺下去,这边身子烙了翻那边,舒服而省心。她先前以

为女人离了男人,就是没了树的藤,是断了线的筝,如今看来,女人

也是人,活得更旺实! 来顺时常到她家里来,帮她劈一抱柴,挑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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担水,陪着说说话,她也逢饭了让吃饭,没饭了泡杯茶,天一黄昏,

就说:“你走吧,寡妇门前是非多哩!”

来顺不在乎这些,来顺照常来,说起信贷员那一家,又入了一

家草袋厂的股,盈了许多大钱,俩人就叹一阵世事。末了她突然

问:“那两个男女过得好吧?”来顺说:“有钱使得鬼推磨! 那女的肚

皮子大了,年内怕要坐月子。”黑氏就痴眼看河对岸的山,她无意于

天上的云,远村的烟,来顺不知道她想什么,她也说不清。末了,一

个很轻的很淡的笑留在嘴边,打发来顺去了。

村子里却有了议论,说来顺要打这女人的主意。议论先是黑

氏不晓,到后碎言断语捕捉了些,心里也扑扑腾腾跳动。早晨对着

镜子梳头,镜子里有一张脸,脸黑是黑,却比先前光润得多。她惊

奇自己并不老,甚至也并不丑恶,自言自语道:“我难道就剩下了不

成?”双耳下也染上两点红晕,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意味。

当来顺再来,黑氏就留神他的眉里眼里,来顺果然说出许多话

来,让她听了耳朵发烧。但每当这个时候,黑氏就想起一个人,木

犊,顽强地在眼前晃。木犊为了她,被抓去受了十五天拘留,那驼

子老爹日日送饭,竟一次绊了石头,罐子破了,稀饭泼了一地,老老

的人坐在地上哭,她心里就惨惨地像刀子割! 放出木犊那天,她见

着木犊了,他胡子很长,脸色寡白,见了她却说:“黑,没想我倒害了

你,让你守寡了……”可她住到这牛棚里,木犊却再不闪面,他是还

觉得对不住她,不来见面,还是天热了,不担炭了又去深山担了龙

须草? 黑氏这般一走神,来顺作乖,就嗟叹数声,说:“那没良心的

东西弃了你。也算他心坏了,眼也瞎了! 他说你丑,丑在哪里? 这

般整齐的人物,你也不愁没个新窝的。”黑氏也便把脸弄成柔和样

子,微笑一下,让来顺不必多说。来顺即刻回去,想入非非,自此衣

衫破旧,却洗浆干净,脸子白白的,也有心和小男人在学校里说些

闲话,笑过几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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黑氏稍稍充足的精神又消乏了,最害怕的秋雨到来,她坐在炕

头上,看门前水滩里明灭雨泡。再往远处,是田埂,是河流,是重重

叠叠的山。黑氏文化浅,不懂得作诗之类,但却全然有诗的意味,

一种沉重的愁绪袭在心上,压迫着。她记起了在娘家做女儿的秋

雨天,记起在小男人家的秋雨天,今日凄凄惨惨可怜的样子,心中

悲哀怫郁无处可泄,只在昏昏蒙蒙的暮色下,把头埋在两个手掌

上,消磨了又消磨,听雨点嘁嘁嘈嘈急落过后,繁音减缓,屋檐水隔

三减四地滴答,痴痴想起做寡以后事情,记出许多媒人和包括来顺

在内的许多男人,觉得都不过一个当时无聊而一过去即难作合的

幻梦罢了。

她突然操心河边的那一块地,地是她新拾的,种有萝卜,夜里

涨水能否被冲掉呢? 雨已经衰竭,风势依然,黑氏察看萝卜无恙,

河水并不怎样变化,水闪着馏光活活流着,像是很凶。忽然在极远

的地方闪一下火亮,倏忽又灭了,定睛看去,河的对岸有了微微一

点红,如狐的眼睛,忽而不见了,忽而又出现在下方,同时有了水波

声,不久一切消失,响一种咯吱细音到了这边滩上。

黑氏以为是鬼,气全屏住,窥觑黑影走近,才是一个担龙须草

的人锳河过来,那结实的块头,拙笨的步姿,黑氏认出来,叫一声:

“木犊!”

木犊骇绝,骤然跌在地上,嘴上掉下一个烟蒂,划一道暗红不

见了。等分辨面前是黑氏,黑暗里将裤子穿着好,就笑了, 拉声

比以往重了许多。

黑氏说:“这风雨天,你还过河? 水涨会卷你到老河口去!”

木犊说:“草收齐了,不连夜回来,那我就困在山里饿死。你一

个人不在家,敢到这里来?”

黑氏说:“我来看萝卜,担心被水冲了。”

木犊说:“你要没菜吃了,到我家去,今年我萝卜好哩,又白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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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的,够你吃的!”

黑氏说:“我吃你的做啥?!”

这话使木犊沉若深渊,明白面对着一个女人,一个年纪轻轻的

寡妇,热情仿佛骤然下沉,半天冒不出水面,略显粗鲁地问:“黑,你

还没个男人? 这年头,没有男人怎么过日子! 要找了,你就看准准

的,嫁一个疼你的!”

黑氏登时觉得鼻子不通,见塞作热,身子只是惫懒,靠在一棵

河柳上。

木犊说完,亦无别话,见女人不言传,慌得忐忑不安。俩人皆

陷入缄默,各把思想放在这看到的河水、柳树,以及对面而立的人

物以外的一个地方去了。直待到远方一声野狗的嗥吠,方清醒过

来,黑氏说:“回吧。”木犊方觉起肩上担子的沉重,俩人一路无话。

十天后,有媒人找黑氏,说有男人出三百元聘礼娶她,问是哪

个,说是来顺。黑氏心里作念:果然是他,他是敢有这份主张的!

慌了手脚。媒人说:“人穷是穷,皮相齐整,况且老家不在这里,成

亲后他带你离开这里,眼不见那一家人,心里不生气!”黑氏却说:

“我不在乎穷,我就是穷家女子。我拿定主意是不走的,我要争口

气,比试着那一家人!”媒人倒着了恼,说道:“你也是不掂轻重! 那

一家人成了乡长的亲家,有钱有势,你能奈何人家?”黑氏说:“我不

奈何,政策奈何哩!”媒人说:“你好瓜,落到这地步! 政策是什么,

政策是烤洋芋。人熟了,洋芋是软的;人生了,洋芋是硬的。”黑氏

说:“像你说的,真没世事了?”媒人又说:“依你说是不悦意来顺?

你和来顺眉里眼里都有情意,正经提了,却不愿意?”黑氏说:“这是

谁说的,我和来顺有什么瓜葛?”俩人言不投合,媒人走了,几天里

再不闪面,黑氏倒窝了一肚子气。

忽一晚,又一媒人来家,提的是木犊,她倒哧地笑了,说:“光棍

子都来寻上门了!”媒人说,这全是木犊老爹缠她不放,问及木犊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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木犊只说黑氏好,但却不敢配黑氏,夜里本是搡着木犊一块来的,

走到半路,抱住一棵树再拉不来了。黑氏听着,又忍不住轻轻笑,

笑着笑着,眼里噙一颗大的泪珠。黑氏一落泪,泣不成声,趴在炕

上难受去了。媒人以为黑氏动心,说句:“木犊家境你知道,人穷却

心正,你也是吃过钱多的亏。模样嘛,虽除了忠厚没别的出色处,

但人样光堂了,心里野,吃了五谷想六味……听说来顺出的是三百

财礼,木犊这三百五放在柜上了。”媒人走了,黑氏抓了三百五十元

追出来,没追上,回来痴痴坐了半夜。

种罢小麦,黑氏结婚了。木犊把头和下巴剃得铁青,腰里系了

一截红绸子,戴了一顶新帽子,在院子里招呼众亲众邻喝酒。他不

会喝酒,却陪着来客喝了几盅,头重脚轻,言语放浪。硬逼着来客

多吃多喝,不相信别人肚饱,瓮着声说:“再吃呀,三碗能饱吗? 我

一顿加饭都加两碗哩!”

黑氏坐在炕上,按规矩只能呆坐,听院子里吃声繁响,继之是

笑语呐喊,全戏逗木犊。她从窗格往出看,看到那堵墙头,想起以

前是院墙那边人,两个人隔墙头递洋芋吃,想不来人是什么动物,

一生要闹出什么折腾? 目光斜视来客,偏偏没见来顺,忽然心头又

重新加上什么颇重的东西,气也屏住,呼吸不匀。木犊进来,说声

“头痛”,倒在炕就醉了。驼背老爹后进来,连唤几声,木犊不醒,说

道:“这木犊,你要招呼客哩,客还没走,你倒醉了?!”去取了枕头让

儿子枕,黑氏看时,枕是石枕,是她当年送的。

入夜,木犊醒来,见黑氏穿了一身新衣,坐在灯下,那衣服把黑

氏几年前的青春寻回来,心里万般涌动,叫声:“黑!”却无下语,哧

啦一笑,又哧啦一笑,欲近来又怯胆,搓手不已,可笑如顽童忸怩。

黑氏知道他是童子身,人丑家贫又欠言辞,从没有安排女人的经

验,可笑了顿生可怜,她梳理了光生生的头发,心想:今日嫁他,就

是他的人……黑氏是过来的,偏也作几分羞色,眼角眉底漾一种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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情。木犊噗地便吹灭了灯,像饿虎样扑来。

天明醒来,气象一派更新,黑氏看压在身上的一只胳膊,强健

如铁棒,筋络凸起,黄毛丛生。最后落眼到卧房门的桑木扁担上,

漆锃锃发亮,就想这根扁担养活了两张口,今添一口,这蛮牛一样

的丈夫将会日复一日,年复一年在她的身上,更是在这扁担上耗去

精力和生命,鼻子不觉发酸起来。他终于醒了,给她讲好多新的感

觉和体验,讲他如何要疼她爱她,他可以一拳打死一条狗,拳头却

绝不落到她身上,讲他只守这一个女人,一生就心满意足,决不采

路旁的野花。他,木犊,似乎还说到他当光棍时的苦楚,在包谷地

里看见一对狗……黑氏就说:“木犊,你昨日怎的不请了来顺来喝

酒?”

木犊说:“请了,他说来的,他却没来。”

黑氏说:“他也是个好人,你在他面前不要气盛,几时了,好好

待他喝场酒。”

木犊说:“嗯。”

第三天,木犊卖龙须草回来,才路过村前打麦场上,麦秸堆后

走出来顺。来顺突然间瘦了许多,眼睛混浊无光,说:“木犊,你好

快活! 有了婆娘,活成人物了!”木犊就拱手,埋怨那天为何不来?

来顺说:“那日没去,今日给喝喜酒吗?”木犊说:“好的,才卖了龙须

草,口袋有钱。你等着,我买酒去!”即刻返镇上提了一瓶酒风卷而

至,来到家炒了菜喝,来顺说不必,就在这儿干喝。俩人到麦秸堆

后握瓶子你一口我一口喝将不止。

木犊是不善喝人,陪了几来回,眼里就出双影,来顺还是自喝

又劝喝,自个一口酒一声祝贺,就呜呜哭起来,说:“木犊,你是我的

朋友,你可以穿我的衣,不可占我的妻!”木犊吓了一跳,说他并不

敢做这六畜不如的勾当。来顺又说:“黑,是你婆娘,也是我婆娘,

这女人我比你提亲得早,我掏三百元,你掏三百五,你把她娶了!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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